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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

——理论、机理、模式及路径

刘淑春，金 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数字化变革触发了企业价值创造的各环节发生改变，颠覆了传统的价值创造逻辑，成为重塑专精特新企

业价值创造力的加速器。本文以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为逻辑起点，从企业价值创造的

关键环节角度，剖析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产品开发机制、生产运营机制、技术研发机制和企业

组织机制；基于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实践，分析与比较国内外典型模式，总结提炼数字化重塑

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经验启示，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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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已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必然趋势，专精特

新企业是中小企业的“领头羊”，也是未来行业领军企业的生力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为中国专精特新企业迈向高

质量发展之路指明了新的方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倒逼效应，而新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生产方式发生转变，

成为专精特新企业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一剂良药”。

其实，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通过数字化寻求新的发展机遇、重塑价值创造力，都

是企业从小到大、由大变强必须跨越的一道关。然而，数字化进程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

是截然不同的。例如，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的分析，大型企业因资

金、技术、人才资源丰富，半数以上企业已进入数字化转型的应用践行和深度应用阶段；而中小

企业囿于各类资源限制，尚有 79%的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数字化重塑企业价

值创造力的理论依据、内在机理、典型模式和实施路径等也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数字化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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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数字化转型基础之上，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带来的创新管理、业务变革、价值链重构和知

识迭代，对企业核心业务进行系统性、穿透式的重新定义，驱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和生态系统建

构，旨在探索富有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创造路径。

相较于大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存在变革机制欠缺、数字化能力不足和技术设施落后等问

题，限制了数字化重塑其价值创造力的步伐。相较于一般中小企业，尽管专精特新企业具备较强

实力且积累了一定的数字化基础，但其数字化过程往往投入更大，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的两难困

境，“不转”会丧失市场竞争力，“转”则面临投入大、见效慢和风险大等难题。

依赖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获取竞争优势的企业，需要利用数字技术迭代升

级原有生产模式、组织架构和经营方式，不断深挖产品和服务的潜力、附加属性、升值空间，通

过先进工艺运用、高端研发设计和技术改造提升等努力，提供更高品质、更加稳定、更可靠性能

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从微笑曲线的中低端向两端跃升。但是，专精特新企业往往面临着内生性数

字化转型和稳健保守经营等多元化选择，存在转型与风险、稳健与变革的利弊权衡。况且，对专

精特新企业而言，通过数字化创造多维价值进而提升绩效的过程仍是一个“黑箱”。在此背景

下，本文对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结合国内外典型模式的比

较分析，探索数字化重塑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因素及实施路径。

一、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理论依据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纵深推进，数字化重塑企业价值创造力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

实践界的关注［1］。价值创造力揭示的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来源、机制和策略，是企业根据目标客

户需求和市场偏好创造新的价值进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包括企业设计、研发、生产、运

营、销售和管理等环节价值创造的核心能力，以及价值生态圈中的用户、供应商和服务商等利益

相关者共创价值的能力。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可促进要素结构优化、动能结构转换和产业结构

升级，从而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获得比较优势，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综合学界既有研究来看，动

态能力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解释

动态能力是企业通过整合、塑造或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进而适应动态复杂环境变化的能

力［2］。动态能力的构建，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和捕捉新的市场机会和战略机遇，吸收和内化新的

技术与知识，迅速进行资源整合和配置，从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3］。在数字化情境下，动态能

力是专精特新企业重塑自身竞争优势的“元能力”，能够从识别新机遇［2］、整合数字资源［4］、优

化供应链管理［5］、提升战略柔性和灵活性［3］等多维度系统重塑企业价值创造力［6］。通过数字化

赋能，打通供给、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链路数据，专精特新企业可以更敏锐地捕捉外部市场机遇

和产业链上下游最新动态，变经验决策为数据决策，以最快速度对企业人力资源、金融资本、关

键技术和固定资产等核心资源进行动态评估和优化调整，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供给能力，满足客

户全生命周期价值需求，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不断巩固企业比较优势。

（二）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解释

Moore［7］将企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一种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指出，

创新主体要素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信息、能量、知识交互和共享，形成竞合并存、协同演进的复

杂开放网络系统［8］；创新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的跨边界协作将价值创造变革为更加开放的过

程［9］，从而以持续创新实现价值共创、价值获取和价值共享［10］。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数字化赋能，

更好地顺应新一轮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产业变革趋势，构建与产业链上下游、高校及科研院

所、第三方机构等多层次、多节点、多主体协作的创新共同体，通过数字化、平台化和模块化方

式拓展协同创新领域，促进创新要素优化重组，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中更好地推动企业关键

4



2023年第11期（总第480期）

技术商品化、产业化，以更少投入、更快速度获取更好的创新绩效，不断巩固企业在细分领域的

专精特新优势，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解释

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出，价值链中不同价值增值环节会产生不等量价值，只有少数创造高附加

值的环节才构成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掌握了战略环节的才能成为这条价值链的治理者［11-12］。

数字化情境下，企业价值链升级有了新的驱动力［13］。新一代数字技术通过数据驱动、平台支撑

和服务增值等方式推动新型生产组织变革，重塑产业链价值分配形态［14-16］。就专精特新企业而

言，通过“上云用数赋智”，深化应用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 （CAPP） 系统、产品数据管理

（PDM）系统、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统和仓储管理（WMS）系统，其可以更好地实现生

产要素精细化配置和生产过程精益化管理，提高细分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经营理念、工艺技

术、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革新，进一步推进自主品牌建设，实现在价值链上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

附加值环节、由非战略环节向战略环节攀升，从而提升自身在价值链治理中的话语权。

（四）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在保留专业分工的基础上，经济活动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在沟

通、协调和整合过程中形成相互嵌套、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弹性高效组合。这种组合关系能够

更好地获取信息、资源和社会支持，引导各利益相关主体通过合作实现价值共创，以应对外部环

境的快速变化［17］。其中，处于关系稠密网络地带的经济活动主体更容易获取资源，更快成长起

来，更具竞争优势［18-19］。数字化赋能强化了专精特新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协同、研发协

同、供应协同、生产协同、市场协同，在生产层面通过网络化协作提高生产和组织效率，在流通

层面通过智能化匹配提升交易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产业层面通过上下游协作配套提升企业业务的

精细度和专业度，并与龙头企业生态服务能力协同演化，有效支撑产业链固链强链补链延链，在

提升产业集群整体产出效能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深度价值创造。

二、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内在机理

数字化不仅影响了宏观生产率［20］，变革了产业组织形式［21］，也重塑了企业内部流程，改变

甚至重新定义了企业间竞争的模式、机制和边界［22-23］。数字化促使企业价值创造各环节发生改

变，颠覆了传统的价值创造逻辑［24］，成为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加速器。从企业价值

创造的关键环节角度出发，本文将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内在机理划分为：重塑

产品开发机制、重塑生产运营机制、重塑技术研发机制和重塑企业组织机制，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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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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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塑产品开发机制：价值创造主体交互化与价值获取

在产品设计以及业务运营过程中，专精特新企业非常注重对用户需求的识别，动态跟踪市场

变化并及时调整研发方向，设计制造出紧扣市场需求的产品，尽可能将产品优势做到极致。大数

据时代，数字化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洞察商业环境和用户需求的变化［6］，改进产品开发设计方式，

实现从单一价值创造主体向多元主体互动与价值共创的转变。一是数字化重塑用户需求识别机

制。精准识别用户需求是企业产品开发和价值创造的前提。数字技术赋予了用户表达需求和企业

识别与挖掘需求的能力［25］，能够实现更贴合需求、更优性能和更高品质的产品开发。消费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打破了企业与用户间的信息壁垒，帮助企业深入挖掘用户需求，通过大

数据分析更透彻地理解和掌握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为用户创造

更大的价值［26］，同时通过新的产品价值来创造新的需求。二是数字化重塑供需主体交互方式。

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仿真创建或模拟物理世界，可视化展现

不同产品性能差异，增加用户的互动体验，使得用户作为价值创造主体参与从研发到生产的价值

创造过程，在供需主体不断交互过程中调整产品参数，从而形成更优性能的产品设计［27］。三是

数字化重塑产品价值持续改进机制。企业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与产品的互联，实时获取产品运行

数据和用户使用信息，掌握产品性能状态；同时通过相关数据和信息分析用户的偏好和使用习

惯，实现产品持续改进。

（二）重塑生产运营机制：价值创造过程智慧化与价值实现

专精特新企业追求精益化生产经营管理，建立精细高效的制度、流程和体系，将数字技术引

入生产管理架构，基于数据归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决策实现更高效的生产管理，达到企业管理精

益化、生产流程智能化和供应链智慧化。一是企业管理精益化。数字化重塑了专精特新企业内部

的管理流程，打破了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模块和不同环节间的“数据孤岛”，降低了企业的

搜索成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和管理成本等，强化了企业对生产和运营的管控，优化了资源配

置效率，从而提升了价值创造绩效［28-29］。二是生产流程智能化。专精特新企业通过生产流程的

数字化改造，搭建协同生产管理（CPM）系统、高级计划与排程（APS）系统和采购管理系统

（PMS）等，围绕计划调度、生产作业、仓储配送、质量管控和设备运维等生产制造过程自感知、

自优化、自决策和自执行的目标，以数据驱动生产流程再造和要素重组，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

化升级，实现智能生产线在少品种、大批量生产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间切换，使得智能化、柔

性化和敏捷化生产成为现实，促进产能释放和生产效率提升。三是供应链智慧化。围绕供应链合

作过程中的数据、流程、标准等技术及管理规范，推动供应链管理系统及平台的设计与开发，促

进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统、供应链管理（SCM）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等集

成，实现供应链横向集成和高效协同。

（三）重塑技术研发机制：价值创造方式开放化与创新突破

创新驱动是专精特新企业不同于普通中小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专精特新企业大多聚焦于核

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工

业领域，其产品属于新经济、新产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但与大型企业相比，专精特新

企业规模有限、科技投入较低和创新要素缺乏。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可供性、生成性和融合性等

特征［30-32］改变了原有的技术创新范式，赋予了企业技术创新颠覆性变革的可能，重塑并建构了

一种开源开放的创新机制［33］。一是数字化重塑创新主体组合方式。得益于数字时代高速度、低

成本的信息和知识搜寻、存储、传播，创新主体不再拘泥于企业内部，而是转移至企业组织边界

之外，逐步外移到分布式、不可提前界定的主体上［34］，如用户、竞争对手和其他非企业成员等，

使得创新主体组织模式和主体间的竞合关系随研发目标而变化。自组织协调与合作、混合组织模

式和局外人参与研发［35］等分布式创新方式为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提供了新路径。二是数字化重塑

6



2023年第11期（总第480期）

创新主体价值共创方式。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收敛性不断地模糊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的边界［36］，
突破行业壁垒，使得跨界创新成为可能。同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扩展性帮助专精特新企业

吸收外部创新要素，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实现企业产品创新和服务延伸，催生新业态和新动能。

（四）重塑企业组织机制：价值创造载体生态化与价值共创共享

专精特新企业深耕行业细分领域，为大型企业和产业链提供优质的零部件、元器件以及配套

的产品和服务，具备专业化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的能力。其产品和服务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处于

优势地位，极具创新性和成长性，固链强链补链延链的作用不可替代，是产业生态价值共创的节

点型或枢纽型企业。而数字技术则推动了专精特新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载体生态化，有利于产业生

态的价值共创共享。一是数字技术打破组织边界，共建数字生态。数字时代，企业内部部门之

间、企业外部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更为便利，横向业务的跨界协作、纵向业务的融会贯通，使

得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和扁平化［37］。借助数字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共建数字生态，

广泛利用信息与数据，不断整合碎片化价值，实现价值共创和价值协同。二是数字技术重塑企业

竞争模式。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和贸易链等数据，建设数字化园

区和虚拟产业园，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制造资源共用和转型过程协同，变专精特新企业的同质竞

争为生态竞争，实现产业生态价值共创。

三、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典型模式

（一）国外典型模式

从全球看，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大力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或细分市场核心企业发展，如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日本高利基企业和韩国中坚企业等。作为国际市场上中小企业的佼佼

者，近年来，上述企业加快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向“智能+”制
造转型升级，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为中国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提供了有益借

鉴。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典型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典型模式

国    家

德    国

日    本

韩    国

企业类型

“隐形冠军”企业：

在细分行业市场份

额领先且公众知名

度较低的企业

高利基企业：从事

细分领域业务、服

务缝隙市场且在国

际市场具备竞争优

势的一流优秀企业

中坚企业：处于中

小企业和大型企业

过渡期、具有一定

规模和创新力、发

展潜力较大的企业

主要政策

《数字化战略 2025》、《数字

议 程 （2014—2017） 》、

《数字化实施战略》 第五

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计划、“中小企业 4. 0
数字化生产及工作流程”

“适合中小企业体量、规

模、素养的 IT”计划、“数

字新政”战略、“经济增长

战略行动计划”、《综合创

新战略》

《中坚企业促进增长和加强

竞争力特别法》、《新数字

制造革新推进 2027 战略》、

《大韩民国数字战略》、“智

能制造扩散和推进战略”

模式特点

“工业 4. 0”战略

下政府、行业组

织与企业共同作

用，形成了集群

式、网络化的数

字化重塑模式

倡 导 用 低 成 本 、

简易化的数字化

方案推动企业向

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高水平

经营方向迈进

以智能工厂建设

为重点，分级分

类、定制化推动

传统制造企业数

字化变革

典型经验

搭建框架体系：通过一系列政策推

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塑造核心

能力：通过高水平产业集群助推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网

络体系：设立中小企业 4. 0能力中

心，为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方案

数字工具：推行成本低廉、易使用

的数字工具；财税支持：政府为中

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支持和财政专

项补贴；支援服务：建立“信息处

理支援机构”制度；数字生态：鼓

励企业共建数字化共同平台

分级分类、定制化管理：按企业数

字化程度分类管理，制定针对性支

持政策；智能工厂建设：共建数字

协作工厂；数字贸易：搭建电子商

务平台，组织虚拟贸易展览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中小企业风险部等发布的政策文

本、公开信息和相关报道，以及赛迪研究院等发布的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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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德国集群式、网络化的数字化重塑模式

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和可持续性已成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德国

“隐形冠军”企业积极探索生产运营数字化，同时发挥关键装备与零部件、生产过程与生产系统

的技术优势，以数字技术固化工业知识，通过数字化增值服务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力。例如，德国

Schaeffler公司通过机床 4. 0数字化增值服务，向客户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从零部件供应向

数字化服务延伸。得益于“工业 4. 0”战略，德国政府、行业组织和众多“隐形冠军”企业一

道，共同致力于打造数字新生态，形成了集群式、网络化的数字化重塑模式。一是搭建中小企业

数字化重塑框架体系。在“工业 4. 0”战略指引下，德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构建了以中小企业 4. 0等大型资助板块为主体、众多小型资助项目为依托、多个能力中心为

技术指导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框架体系，为中小企业价值创造力重塑提供支撑。二是依托产业集群

优势，塑造企业数字化核心能力。通过打造高水平产业集群助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

技术赋能和渗透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智能改造、生产流程优化和面向未来的工作环境构建等方

面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三是构建数字化网络体系，夯实外部专业化服务支撑。德国在重点区域和

特定行业设立中小企业 4. 0能力中心，通过建设差异化中小企业数字服务网络，量身定制数字化

发展战略，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力。

⒉日本低成本、简易化的数字化重塑模式

日本高利基企业主动应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挑战，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原料

供给、产品研发和生产运营等环节，不断提升生产智能化与管理精益化水平。例如，日本YKK
公司将数字化嵌入到产品设计、生产运营和企业组织变革之中，建立数字化展厅，便于客户全流

程参与设计过程，企业不必试制物理实体即可完成产品性能验证，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减少库存

浪费。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对高利基企业数字化重塑过程的政策支持，专门设置“中小企业转型办

公室（DX室）”，负责制定和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规划和配套政策，倡导用低成本、简易化

的数字化方案推动企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水平经营方向迈进。一是实施“适合中小企

业体量、规模、素养的 IT”计划。针对中小企业在成本、员工技能和预期效果等方面的不足，

制定并着力推广适合中小企业体量、规模、素养的 IT系统，推行成本低廉、易于使用的数字工

具。二是财税支持。日本政府推出“数字新政”战略，将相关预算资金的三分之一左右用于中小

企业信息化应用、数字创新产品及服务开发，支持企业通过引入 IT工具简化运营过程。三是建

立“信息处理支援机构”制度。由日本政府中小企业厅认定一定数量的 IT、AI、IoT 供应商为

“信息处理支援机构”，企业可以从中选择适配的支援者并获得指导。四是构建数字生态，重塑企

业价值创造体系。日本政府鼓励高利基企业与大中小企业合作共建数字化共同平台，利用大型企

业的供应链带动作用，在开放创新、数据利用和促进M&A等方面建立两者“共生共荣”关系。

⒊韩国分级分类、定制化的数字化重塑模式

韩国中坚企业将数字化融入生产和组织过程，以智能工厂建设来推动企业价值创造力重塑。

例如，韩国 Hanjung NCS 公司在企业资源计划 （ERP） 系统基础上，建立了集成制造执行系统

（MES）、质量管理系统（QMS）、项目管理系统（PMS）和供应链管理（SCM）系统的智能工厂，通过数

字技术融合应用实现一体化生产，提升价值创造能力。近年来，韩国以智能工厂建设为重点，分

级分类、定制化推动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变革，为中坚企业价值创造力重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

障。一是按照数字化程度对企业进行分类管理。韩国《新数字制造革新推进 2027战略》根据企

业数字化程度分类制定针对性支持政策，对数字化转型优秀企业减少干预，对数字化转型一般企

业提供智能工厂建设支持，对数字化转型能力缺乏企业提供基础能力指导。二是鼓励中坚企业共

建数字协作工厂，重塑企业组织边界，实现中坚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价值共创。《大韩民国数字战

略》鼓励大型企业、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建数字协作工厂，推动企业间制造数据的共享平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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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重塑的步伐。韩国政府推出“智能制造扩散和推进战略”，专门成立

“智能制造革新推进团”，对主管机构（大企业等）与中坚企业合作建设的“大中小企业双赢型”

智能工厂进行补贴。三是促进中坚企业贸易数字化。韩国政府搭建了“Buy Value，Live Together”
“Kobiz Korea”等公益性电子商务平台，助力企业在线销售；组织虚拟贸易展览会，成立线上线

下（O2O）战略联盟，借助合作机构的海外中心和大型企业分销网络，帮助企业对接海外客户。

（二）中国多元化平台数字化重塑模式

中国专精特新企业探索了符合国情和自身实际的数字化重塑模式，这种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

搭建了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元化平台，但这些平台在支撑要素、功能定位、技术

架构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

⒈基于龙头企业的产业生态重塑模式

考虑到企业能力、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等综合因素，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往往需要借助龙头

企业搭建的平台和产业生态重塑企业组织机制，实现价值创造载体生态化与价值共创共享。龙头

企业通过搭建平台为包括专精特新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提供工具和服务，从而形成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的数字化价值共同体。例如，阿里巴巴的犀牛智造平台通过云端制造接入上百家企业，构

建了服装行业基于消费者洞察的端到端生产体系，用数据定义生产，以销定产，解决行业小批

量、非标准和周期短的痛点，实现个性化定制服装的批量化生产，为传统服装制造企业提供全链

路价值升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⒉“N+X”重塑模式

“N+X”重塑模式围绕企业生产运营机制，引入全过程控制、精细化管理和全流程跟踪服务

的理念，由具有平台功能的总承包商负责数字化工程实施和数据系统集成等工作，为不同行业的

企业提供适配性强的“N+X”数字化场景，方便企业“点菜下单”。“N”是企业数字化的行业共

性需求，如生产管理、仓储管理和设备数控等生产运营环节，最低限度适用于数字车间和数字工

厂的建设需求；“X”是个性化应用场景，在“N”基础上增选能源管理和量具管理等数字场景，

以满足专精特新企业在不同规模、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的独特需求，由企业根据实际自主选择。

⒊基于PaaS数字中台的全方位重塑模式

企业利用数字中台，全方位整合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

统、制造执行系统（MES）、仓储管理系统（WMS）和消费者营销互动（EZR）系统等，建立标

准规范、集中存储、高效分发的数据管理中心，并延伸出人货场数据共享服务中心。这样可以让

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生产、物流和服务等齿轮咬合在一起，形成精密且高速运转的生产管理体

系，实现全方位数字化重塑，全面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力。在研发方面，通过 PLM系统进行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产品设计和工艺一体化，解决市场需求快速变化对产品研发带来的挑战；在

生产方面，依托ERP系统与MES协同，实现生产资源集中管控，解决原材料及人力成本高、生

产环节易脱节问题；在物流方面，引入WMS，实现仓储资源的共享和高效的物流智能调度，解

决产品物流配送效率低的问题；在服务方面，通过C2M定制要求实现柔性生产线布局，用户可

以利用EZR系统反馈信息，解决无法及时响应消费者对产品个性化需求等问题。

⒋基于产业链价值共创的链式数字化重塑模式

通过链主企业带动包括专精特新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上云”，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数字

化，是该模式的核心逻辑。作为产品和技术的需求方，链主企业利用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聚集

优质资源，建立链主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产业链体系，协同制定生产计划，监测上游企业

的产能及质量，推动供应链整体“上云”，完善产业链生态系统。在平台层，基于易伸缩、可扩

展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提供供应链管控业务运行所需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以及工业大数据

框架、人工智能引擎等，支撑应用层各业务系统的运行；在应用系统层，面向供应链业务提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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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采购、供应商管理和供应链优化等服务；在场景层，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技术标准、业务

协作和客户引流等服务。海尔集团和中国航空发动器集团等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⒌基于智能工厂和“产业大脑”的双向重塑模式

企业通过定制非标设备，购置光学检测机、贴片机、传感器、工业相机等自动化设备和工业

软件，建成设备互联、人机互联、工业控制系统数据集成共享和业务协同分析的智能工厂。在此

基础上，构建产品模型、制造模型、管理模型和质量模型等数字模型，实现关键制造工艺的数值

模拟以及加工装配的可视化仿真，最终实现动态优化和数字化管理。这种模式将用户需求与智能

制造体系连接，让用户参与到产品设计、制造流程和物流查询等环节，实现供需主体交互和价值

共创。同时，由各个细分行业建立“产业大脑”，以知识计算和在线建模沉淀形成的行业知识，

协同本地产业集群的能力组件，汇聚形成行业地图、产能调配、设计协同和行业标准等“能力组

件池”，通过数据流、信息流与业务流高效耦合，进一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创

新和生产运营效率。“产业大脑”为智能工厂实时赋能，企业则通过智能工厂及时响应“产业大

脑”的数据需求，达到企业与行业同频共振的目的。

⒍“轻量微数改”重塑模式

对大部分专精特新企业来说，数字化重塑难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应在总体规划设计的前

提下，采取轻量化改造的路径。“轻量微数改”重塑模式从企业价值创造亟须突破的关键环节入

手，进行轻量化、快速化改造，以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例如，从企业获客环节入手，进行数字

化营销变革，可以为企业带来直接收益；或者进行采购、管理等某个业务单元的数字化转型，帮

助企业去库存和降低运营成本。就企业采购部门而言，其遇到的难点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对外采

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供应商、渠道商、分销商等打交道，以及与单一采购商绑定的风险。而通

过采购的轻量化数字改造，以更高效的“链接”优势帮助企业打通供应商与内部生产部门的通

道，集中各部门采购需求，既提升了议价能力，降低了采购成本，也实现了精益排产。

（三）国际国内模式比较及启示

回归到模式创新的出发点和本质，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关键是分析清楚重

塑的底层逻辑，找到适合企业自身的战略方向和运营模式。

⒈考量企业的差异化需求

对于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不同技术积累和不同发展环境的专精特新企业，其数字化重

塑逻辑是显著不同的。在实践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其他企业的模式，不能盲目地进行大规模投

资，防止出现数字化与业务“两条线、两张皮”。这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基础条件和现实需求，

正确认识数字化重塑与企业稳健发展的关系，才能避坑防险、少走弯路和回头路。对专精特新企

业而言，每家企业都应结合自身特点、关键突破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进行个性

化的“量体裁衣”，抓住重点场景，以边际改进方式逐步提升产品创新、业务优化和管理变革的

能力，借助数字化的东风迈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快步。

⒉考量行业的异质性特质

不同行业在生产流程、终端产品和客户群体等方面有显著差异，数字化重塑也会呈现不同特

征和轨迹。从企业组织形态和生产过程来看，流程型制造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高效，产品模式相

对单一，具备业务流与数据流紧密耦合的属性；离散型制造企业的核心是对需求进行匹配，生产

过程较灵活。在离散型制造企业中引入数字化，流程改造难度更大，这主要体现在异构生产设备

集成、数据开放与安全、系统接口协议统一等方面。因此，在制定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特别是生

产运营数字化重塑的路线图时，应充分考虑行业的细分及其异质性。

⒊考量模式的阶段式演化

数字化重塑带来的效益在短期内无法估量，需要专精特新企业由点及面有计划地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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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务线数字化到业务链数字化，再到价值创造力的全面数字化重塑，在不同发展阶段，采用适

宜的技术手段和模式。例如，在起步阶段，借助龙头企业搭建的平台对采购、生产、物流和销售

等核心环节进行数字化嵌入，积累了一定基础后，再搭建 PaaS数字中台全面推动设备和工具的

数字化升级与系统集成，实现基于数据资源和算法模型驱动企业的全过程智能决策。就政策而

言，需要丰富企业数字化的“工具箱”“服务包”，让企业的数字化需求、工具与服务更好地匹

配，实现多方有效协同。

⒋考量生态的系统性重构

业务层面的数字化重塑应围绕企业价值链展开，避免“零敲碎打”式的数字化建设，通过架

构设计和系统思维全面梳理企业的业务场景，形成开放融合、多元协同的开源生态。同时，还需

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借鉴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等，从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人才供

给和管理文化等多维度出发，推动企业的业务流程重塑、组织结构优化和商业模式变革，实现企

业内部业务流与数据流的融合，促进企业全周期和供应链上下游的数字化生态系统重构。

⒌考量变革的渐进式推进

数字化重塑是一个长期、动态、无法一蹴而就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把新一代数字技术引入或

嫁接到企业就算完成，期望通过上系统和建平台就完成数字化重塑是行不通的。专精特新企业可

以从某一环节入手渐进式推进，在技术与业务融合越来越深入后，对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制

度、人才结构和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相应整合。一些企业在变革之初就试图建立大而全的系统或

平台，投入巨大，短期难见效，后期维护困难重重。

四、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实施路径

在推进数字化实践过程中，专精特新企业面临要素投入、成本控制和路径选择等约束条件，

亟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寻求重塑企业价值创造力的最优路径。

（一）以高效适配的数字化模式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强的特点，聚焦典型应用场景，引导有基础、有条件的企业加快

制造设备联网、关键工序数控和业务系统“上云”等实践，支持企业探索建设无人车间、黑灯工

厂、未来工厂和“小灯塔”企业等新模式，重塑生产运营过程，实现精益生产、精密制造、精细

管理和智慧决策。针对行业特质和企业需求，推广基于龙头企业的产业生态重塑、“N+X”重塑、

基于 PaaS 数字中台的全方位重塑、基于产业链价值共创的链式数字化重塑、基于智能工厂和

“产业大脑”的双向重塑、“轻量微数改”重塑等模式，通过模式创新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尤

其是，专精特新企业以小规模、大协作方式提供配套服务，与龙头企业建立紧密的配套协作关

系。因此，应推进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产业大脑”建设，将数字化重塑的需

求精准导入企业研发和生产过程，鼓励平台以开源方式开放研发、生产和采购等环节的数据资

源，促使专精特新企业深度融入龙头企业的生产协作系统，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制造资源共用和

转型过程协同，从而重塑企业竞争模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及其与市场的适配性。

（二）借助产业集群数字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耦合能力

专精特新企业虽行业不同、产品各异，但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存在大量基础需求，尤其是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的改造任务同质性高，以集群化方式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实现更高效的资源

共享、分工协作和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耦合能力，实现产业集群的价值共创共享。建立

产业集群供应链对接平台，分行业制定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的行动指南，构建行

业基础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信息链、数据链与资金链等高效融合，提升要素配置效

率和智能化管理能力，进而提升整个产业集群内部的要素集成和协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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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符合行业共性和企业个性的数字化重塑机制

一方面，紧扣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重塑所面临的数字基础设施、通用软件和应用场景等共性

难题，鼓励企业创新系统化、模板化和通用型的数字化变革模式，为同一类型的专精特新企业提

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针对企业的不同需求，组织数字化专业服务团队，通过线上、线下方式

对接企业需求，为其提供门槛低、成本低、上手快、效果好的诊断工具和服务，帮助企业采取更

具针对性的措施，推动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和物流等业务数字化，实现产品开发、技

术研发、生产运营和组织管理等价值创造过程重塑。遴选一批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样本，总

结成功经验和创新实践，在细分行业和产业园区等进行推广，引导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全量数字化

重塑，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和向行业高端跃迁。

（四）通过市场主导的数字化改造方式提升企业内生动力

投入是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重要因素，单靠政府补贴难以为继，必须充分发挥市

场的主导作用。按照分行业制定的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重塑指南，充分利用政府采购、价格补

贴、税费减免和揭榜挂帅等政策工具，支持平台企业、核心服务商建设数字技术开源平台，培育

一批专门提供“工具+服务”的数字化服务商，为数字化重塑专精特新企业价值创造力提供解决

方案。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组织数字化服务商联合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应用开发，面向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对数字化改造的诊断、优化、监测和评估等进行专业辅导，精准

识别和锚定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需求、关键环节和突破方向，激发企业数字化重塑内生动力，有

效推动其设备“上云”、流程“上云”和业务“上云”，实现全流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从而提

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服务能力。

（五）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化服务支撑系统

数字化重塑涉及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和组织管理等价值创造的全过程，需建立符

合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趋势的政策“工具箱”，打造基于“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链

生态圈，通过协同共享充分利用生态圈提供的信息、要素和资源，为企业数字化重塑提供全方位

的保障。加强金融配套支持，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化改造专项金融产品，为专精特新企业

提供信用评估、融资租赁和贷款支持等优惠服务，降低企业融资增信成本。加强数字资源服务能

力建设，加快推广 5G和工业互联网应用，强化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提升软硬件支撑能力。保障

数据安全，规范引导平台企业和数字化服务商等安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

理。聚焦适配人才供需矛盾，支持数字服务企业与各类院校联合培养数字化专业人才，完善数字

化重塑的人才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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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Reinvention of the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eory, Mechanism, Pattern and Path

LIU Shu-chun, JIN Jie
(Zhejia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ummary：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key carrier for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has overturned the conventional 
logic of value creation, and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How to realize digital 
reinvention of the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explore the dynamic, competitive 
and sustainable path, and dr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ak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invention and value chain upgrading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Focusing on the 
key process of value cre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reinvention mechanisms, namely,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technology R&D mechanism, and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gital reinvention patterns in German,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In particular, we find the diversified platform digital reinvention pattern in China, mainly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reinvention based on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N+X” reinvention, the all‑round reinvention based on PaaS, the 
chain digital reinvention based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two‑way reinvention based on intelligent 
factory and industry brain, and the “lightweight micro‑digital” reinvention.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s and exper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grasp of some factors, including the differentiated needs of enterprises, 
the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the phased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s,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reinven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igital reinvention of the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value creation with an efficient and adaptive digital pattern,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coupl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digitiz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establishing a digital reinvention mechanism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ity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personality of enterprises, enhancing the internal power of enterprises through market‑l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ing a multi‑collaborative digital service support system.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digital reinvention of the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analyze the reinvention mechanism, and summarize the patter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for formulating governmental policies. The results illustrat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arrying out digital reinvention of the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Key words：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digital reinvention；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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